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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山寺庙每年都有庙会，每到春天，新芽初放，丁香花正开。山下该种的土

地基本都已经种完，小苗还未全部长齐，庄稼人可以清闲一刻。而这一刻正是百花

山庙会的日子。 

庙会的前几天，就有各村管事的人提前上山安排和筹备花会事宜，每年阴

历 5 月 17 日是过会的日子，18 日是信众进香的日子，各村的花会由各自的“香

头（组织花会的负责人）带领”，每天天不亮就到场。 

当年，山前山后几十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一齐来赶庙会。山后黄塔、黄安、

塔河、龙王、梁家铺、张家铺、田寺等村庄有播子会；山前莲花庵、史家营、

秋林铺三个村，每个村就有六个不同的花会。 

在庙会的日子，各村上庙的队伍前面都有两人抬的直径 3 尺多的大铜锣开

道，后面是一根长约两丈的高杆，上挑一横杆，横杆上挂有一面大旗，旗上有

威武雄壮的双狮绣像，也叫灵官大旗。大旗后面是 12 面一丈多高的彩色大旗，

旗分青红蓝白黄绿各色，分别绣有龙凤和佛教图像，紧接着是抬着老娘娘的銮

驾，銮驾两边有黄罗伞护驾，后面跟着一队年轻会众手持三角黄布小旗，踩着

步点，唱着经歌；再后面依次是狮子会、法器会、吵子会、音乐会、中幡会。

最后是大鼓会，十二面直径 3 尺的红色大鼓，敲起来震天动地，声传山外。据

说百花山上敲鼓，远在百里以外的涿州塔上都能听见。花会最后面也是一根高

杆挑一横杆，横杆旗上绣有“坐户爷”的画像，其他村里还有坛子会、少林会、大

刀会、高跷会等。香头们遵从礼法，严格约束自己的队伍。各个花会雄壮热烈，

忙而不乱，人们顶礼相让，井然有序。  

将“老娘娘的銮驾”即供奉娘娘的移动神龛，从百花山顶的娘娘殿请下来，在

村里供奉三天。这三天，村里花会终日不断。老人们回忆，当时有六种花会轮

番过街。参加表演的叫做“在会的”，都是莲花庵本村的人。每当活动时，村里放

三声铁炮（铁炮解放后被市文物局收藏）。 

第一声炮响，在把子，即负责人到。第二声炮响，在会的人到龙庙院里聚

齐。第三声炮响，起会，表演开始。这时街筒子里挤满了男女老少，小孩子们

则早已围在了花会的前后左右。准备和队伍一起行进。一百多人的花会队伍从

南头到北头开始游街表演。走在最前头的是打大旗的队伍，紧接着是四个年轻

小伙子抬着老娘娘的銮驾，一步一摇，两步一晃。这时也不知老娘娘是何感觉。

紧跟着是狮子会，往后依次是音乐会、吵子会、钵子会、大鼓会，最后是中幡

会。 



说是六个花会，其实是一个组织六种表演方式。有笙、璜、笛、箫、管子、

唢呐、云锣、大鼓等各种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伴随着狮子、灯笼、花鞭、中

幡等队伍走走停停边跳边唱。最严肃的是轮到钵子会时，几个年轻人手拿小彩

旗跪在定点的路口，高声诵读：“那么那海落西天，紫竹林里有神仙……”等号曲。

声音沉静优雅，抑扬顿挫，其他乐器和木鱼低声伴奏，其内容主要有佛教经卷、

诗经读本、三国诗话等劝人向善，家庭和睦，辛勤劳动的内容。 

钵子会表演完毕，紧接着就是花鞭的表演。会员们手拿缠着彩条的木棍，

两人一对，一边互相敲打，一边齐声念道：“一呀，二呀，钟打连三四儿呀。三四

儿五呀，牛皮鼓呀……。说到这里时，打棍的人和围观的人都不禁哄堂大笑。

往下接着打……。紧跟着就是锣鼓齐鸣，热闹异常。 

最精彩的部分是最后的中幡。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肩上竖扛一根粗若

碗口，高有 10 米经过专门打磨画着彩绘的木杆，山里的木杆是实芯的，要比竹

竿重许多。木杆上系着彩条花带。在不是很宽阔的大街上，扛杆人用手、肘、

头、胸、背等身上各个部位变换杆法。只见杆上彩带随风招展，杆和人共同变

化出惊险而优美的动作。老人们啧啧称奇，年轻人羡慕不已，小姑娘们有的因

为胆小，就把头扎在妈妈怀里不时地偷着看上几眼。据说，中幡的传承人是经

过严格筛选的，只有忠厚实在又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学习中幡的演技。因为这一

技艺充满危险性，一旦不慎失误，可能伤及他人。所以，学中幡的人，必须是

严谨认真，忠诚可靠。记得中幡会的最后一位传人叫张国稳，解放前后任过村

里的党支部书记，于上世纪 70 年代去世。 

花会行进过程中，路过谁家门口谁家就可以点曲目，然后自愿给些喜钱，

穷人家可以少给些，殷实人家多给些，在大家共同娱乐的同时也解决了花会的

开销问题。 

整个活动，也说不上来是人们借光和老娘娘一起欢乐，还是老娘娘和人们

同欢同庆。总之，五月份是欢乐的月份，通过花会的形式，人们着实和神仙一

起自由自在快乐了一番。 

山村花会，非戏非歌，不用长声拖腔，任其抑扬顿挫。贯一身热血，展双

臂绝活。击大鼓，舞幡杆，气力有加。吹唢呐，敲云锣，十指灵活。放开喉咙，

直白念，如实说。手眼身法步，自有严格动作，说念作唱打，都是自在山歌。 

热闹三天后，日子到了五月十七。这一天花会全体人员都要上山，老娘娘

也要一起和花会队伍回到山顶的庙里。再加上村里其他信众，能上山的不下几

百人，和山前其他各村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可谓是山路弯弯，步步登高，浩浩

荡荡，彩旗飘扬。从村里上山的路程有 15 华里，到沙子窜、葫芦水，人们喝上

几口山泉，即解渴又降温。临近山顶处，有一个地方叫穿脚石。由于当时女人

都缠足，所以一路上坡，苦不堪言。到了这里，就坐在道边的石头上休息片刻

并且梳理一番。梳理完毕，换上自己的新套鞋，没多远就随队伍到了庙前。 

山顶上地势平缓宽阔，佛教庙和霞君庙相依而建，交相辉映，再往北不到

200 米，还有老爷庙。 



当地佛教是禅宗中的北派曹山宗。道教是碧霞元君。老爷庙是儒学文化里

象征忠厚正直的武圣人关云长关老爷。从寺庙的功能来看，有功德，有慈善，

还有正义，洋溢着和谐友善，团结互助的氛围。 

佛教庙发展到清代，被嘉庆皇帝封为“显光护国禅寺”人们简称为显光寺。娘

娘庙分两处，在显光寺一左一右，分别为上娘娘殿和下娘娘殿。这样的布局在

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在这里体现了中国儒佛道三教归一统的文化思想。 

到了庙前，花会与其他村的表演团体以及信众香客汇集在一起，互相竞技，

争奇斗法。锣鼓声、吹奏声、演唱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互相交织。山风吹过，

喜庆声音传出去很远很远。 

人们表达着各自的心愿，抒发着各自的情感。认识的互相问候，不认识的

互道姓名。摆小摊的吆喝着买卖，有人挑选着自己需要的物品。有钱的人向庙

里布施财物，普通的信众向佛爷磕头许愿，也有新婚男女向娘娘求子求福。在

拜过“老娘娘”后，就从庙里“偷”走一个娃娃。更有善良的人到老爷庙祈求平安。 

通过庙会，老佛爷受到了善男信女的诚心祭拜。“送子娘娘”给了青年男女未

来的希望，关老爷则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 

在热闹中，还有不少的人抽出时间，到庙宇以外的草甸林地里采摘野生的

黄花、解葱、山蔓菁和蕨菜等美味可口的山珍野菜，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庙会

结束后，大家带着各自的满足，回到自己的村里，按照固有的方式继续着劳作

生产。 

在庙会求子的青年夫妇若是在这一年里真的怀了孩子，来年就要到庙上还

愿。或送钱或上供，而且，还要把当时拿走的娃娃还回庙里，有的人家也可能

给庙上重新做一个更好的娃娃。 

“娘娘驾”高约 1.5 米。实木雕刻，中间有隔扇门，门里有供奉老娘娘的莲台

宝座，不用时，由几个大户人家轮流保管。后来在抗战时期，被进村扫荡的日

本鬼子付之一炬。好可恶的日本鬼子，连一个物件摆设都不放过。 

本村最后的“香头”有张国忠、陈庭堂、耿宏仁、张国稳等，上述前辈们都已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辞世而去。 

现在亲眼见过花会的老人也只有寥寥数人。能够勾起人们惆怅与回忆的是：

一些老人们偶尔提起当年的盛景以及村委会的库房里还存有几件陈旧的云锣、

管子、唢呐、大鼓等乐器以及少量的花会行头。 

受百花山上寺庙的影响，村里以花会见长，戏曲次之。在过去的年代，庙

会是人们互相交流，互通有无，沟通信息的重要活动之一。在文化比较落后、

政府领导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村里的花会戏曲和山上的庙会起到了教化百

姓、传播历史、劝人向善、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和社会的动荡，经过了破旧立新的年代，本村这些文化内容没有得到有效的记

载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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